
寻觅，寻觅，为了半个世纪的情谊
北京一零一中1964届初三二班  执笔人 任春魁
 “肖贵荣找到了！”当这个消息在班级的微信群里一发布，如同在平静的一零一中少年湖里扔进了一块石头，激起阵阵波澜。
肖贵荣是谁？为什么她的出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其实，肖贵荣只是64届初三二班学号16的一位普通女生，她的被找到之所以引得大家欣喜若狂，是因为她是全班49个同学中最后一个被找到的，从大家初中毕业离开学校到她最终回归班集体，时间过去了悠悠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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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毕业照
消息一经发布，班级的微信群里立刻热闹起来，有人欢呼，有人叫好，有人点赞，为全班同学五十多年后的又一次聚齐欢欣鼓舞，而那几个多年来一直殚精竭虑寻找“失联”同学的积极分子，则如释重负：“终于找齐了！”
五十多年前，我们告别了共同学习生活了三年的一零一母校，考入了不同的高中或中专。几年后的“文革”中，更是或者插队下乡，或者进厂下矿，或者入伍参军，分别去了二十多个不同的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大都失去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恢复的校庆活动，尽管让很多同学重新会面建立起联系，但是仍然有许多同学失联，成为一个遗憾。于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寻觅之路。
经过十数年的寻找，全班49名同学终于全部找齐，一个也不少！个中艰辛，只有亲自参与了寻找的同学才能够体味。
一、旗开得胜得王捷
任春魁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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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时，我和王捷都是走读生，是朝夕相处的好朋友。高中时，我俩分别上了不同的学校，从此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插队的内蒙古回到北京。几年后，等工作、家庭步入正轨之后，我萌生起寻找王捷的念头。可是，从哪里着手呢？

当时只知道王捷的家在中国农业大学，初中毕业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文革”中插队到了山西的夏县，后来的情况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上学时，大家都是童稚未脱的少年，除了在一起学习、玩耍，谁也不打听别人家里是干什么的。更要命的是，我连王捷在农大工作的父母亲的名字也不知道，所以线索非常渺茫，寻找陷入了困境。

然而一次生病，让我因祸得福。

我因为治病住进了二龙路医院，病友中恰好有一个农大子弟，他竟然认识王捷。从他那里，我知道了王捷父亲的名字，还知道他的父亲在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工作。

真是歪打正着！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长途电话打到保定的114台，查到河北农业大学的电话，又通过电话总机找到了王捷家人在河北农大的单位。

1990年3月，我去保定和王捷见面。我清楚地记得时隔几十年后在保定再次见到王捷时的情景：在火车站出站口出现的王捷还是那么高大，但是更加健壮了，可是那已经不是那个冬天在校园的稻田冰面上滑冰的翩翩少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但是沉默的中年人。当王捷被我抱住的时候，他愣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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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们两个睡在同一间屋子里，没有说过多的话——可能要说的太多了，不知从何说起；可能不用说什么，因为寻找到了，一切就在不言中了。
从此，我就有了找同学的冲动，不知为什么，我就像想找到自己亲人一样想把大家都找到。

后来，王捷又找到了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4号康燕敏。
二、深夜邂逅钱万棠
任春魁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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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是我们初中毕业35周年，已经重新联系起来的同学决定10月5日搞一次聚会。

当时，高中时上了人大附中的钱万棠还没有找到，而且毫无线索，根本就没想到能找到她。

9月的一个夜晚，我陪母亲去北医三院看急诊。按过去的经验，我以为老人是心脏病犯了，拿点药就完了，没想到偏偏遇到一个年轻却有经验的大夫，让照B超查胆囊。（后来证明母亲就是患了胆结石。）

夜里十点多，在北医三院二楼黑暗的楼道里，我坐在B超室外，等着里面的病人出来后找医生划价。就在这时，一位中年女士用轮椅推着一个男士来到B超室前。

看她好面熟。我贸然问道：“您姓钱？”

“对。”
[image: image16.jpg]


“那您是钱万棠还是钱万棣？”钱万棠和钱万棣姐妹俩是双胞胎，初中时都在我们年级，那时我经常把她俩搞混。  

“钱万棠。”

“那咱们是同学。”

这回轮到她傻了，一脸的困惑：“您是……”

“任春魁。”

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

一个带着母亲在一楼看急诊，一个带着爱人在二楼照B超，是谁安排我们在这么低的几率下见面？我只能说这是天意。

后来，通过钱万棠又找到了高中时和她同班的苗均等同学。
三、踏破铁鞋寻家峰
严文典回忆——
[image: image17.jpg]


到2006年六十年校庆前后，初三二班找到了四十多位同学，只有16号肖贵荣、17号梁子玉、19号谭家峰等几个同学还没找到，这成了全班同学的心病。

空闲时我总爱上网，把那几个尚未找到的同学的名字敲到百度里搜索，希冀能从茫茫大海中找到蛛丝马迹，“捞出”一两个老同学。

在百度里寻找“谭家峰”的名字，结果一下子出来两千多个！

我开始运用排除法，把不符合条件的谭家峰刨除：“男高音领唱谭家峰”，“男科大夫谭家峰”，“高一特长生谭家峰”，“河南烟农谭家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了一条新闻报导：广东一个塑料制品厂叫谭家峰的副经理关心患病职工，亲自把慰问金送到患者手中。特别让我注意的是：报导中描写这个厂长用的是“她”。我的眼前浮现出四十多年前的家峰，圆圆的脸盘，说话略带南方口音。“她是广东人吗？好像是。记得似乎后来她去了南方老家。这么说，这个谭家峰可能就是我们班的谭家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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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海捞针一般，我又搜寻到这个公司的电话，冒失地打了过去——

“喂，是XX塑料用品公司吗？”

“是啊，你找谁？”接电话的像是一个年轻的女秘书。  

“我是北京清华大学，想打听一个人。”我答复。

“清华大学？”对方似乎很诧异。

“请问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负责人叫谭家峰的？”

“是啊。”

“她是不是个女士？”

“对的。”

“我有个老同学，跟她同名同姓，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你们公司的谭家峰。你能请她来接个电话吗？”我急切地问道。

“她一般不在这边上班，找不到的。”她回答。
“那……，你知道她年轻时是在北京读书的吗？我四十多年前在北京一零一中上学。”我紧追不舍。

“大概不是吧，她是广东人。”

我的心凉了大半，只能怀着一线希望，追问道：“你知道她大概多大岁数？”

“她四十多岁吧。”

我们毕业都四十多年了，算起来她应该将近六十了。  

“我要找的谭家峰五十五岁以上，会不会她显得年轻啊？”

“不像啊，顶多五十岁。”

“那……，麻烦你了，谢谢！”慢慢放下了手中的电话，好像放手把刚捞到的稻草撒开了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谭家峰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失之交臂让我后悔不已。

郭从工回忆——
谭家峰初中毕业分手后就与大家失联了，据说是跟随父母回了广东老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只剩下微胖的身材，圆圆的脸，一对亮晶晶的黑眼睛，总是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

任春魁收集到的信息里，有一条是广州市应元路5号有个叫谭家峰的人，这倒与传说有点吻合，正好我常去广州出差，就自告奋勇，揽下了寻找谭家峰的事情。

2007年11月13日，我到了广州，三下五除二地办完公事，就前去寻找谭家峰。找到应元路5号，眼前却是一栋才建成不久的写字楼，原住户早已搬迁，问了几个人，也打听不到原住户都去了哪里。

一盆凉水从头到脚！刚刚找到的线索又断了。

一位好心的老者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建议我到派出所去查查。我想，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就按老者的指点到了派出所。谁知那里的值班人员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只说不知道，也无法查。我不甘心，硬着头皮拿出自己的武警少将证件，那位值班民警才客气起来，所长也露面了，打开电脑，鼓捣了几下子，说应元路5号的管片警官也许知道，但他不在，他若不知道，就真的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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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我第二天一早又来到派出所，那位管片警官带上我去了居委会。居委会大妈果然知道谭家峰，说她原来在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工作。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问清了电话号码，打到了建筑设计院，顺利問到了谭家峰的下落及联系方式，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打电话的关键时刻到了，我定了定神，开始拨号，心里还真有点紧张呢。嘟嘟嘟——，几声呼叫过去，一个悦耳的女声传过来：“喂，请问哪位？”是那种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但不会错，就是她，谭家峰！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第二天，我和谭家峰相约见了面，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该归队了！”
四、近在咫尺康燕敏

王捷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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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同学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根据班里的通讯录记载，4号康燕敏目前家住河北省保定市，是跟我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而且班邮箱的一则来信说，钱万棠曾经跟康燕敏打过电话，看来这次交给我的任务不难完成。2007年11月的一天，我按照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一个似乎熟悉的声音在那边响起，互相询问、报名、问候……也不知电话打了多长时间，只觉得举起来的那只手手心里都是汗。原来，康燕敏住得离我家并不远，我家住在学校大门里，她住门外的小区。而且，我们两家都会在吃完晚饭以后，到校园里遛弯 ，按说见面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没准以前曾经擦肩而过，但是谁能想得到呢，时隔几十年，就是见了面也不认得了吧。
后来，为了一张去往北戴河的火车票，我们相约在她们小区的大门口交给她。那天我早到了，心里总在嘀咕，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大门里走出来的人，脑子里萦绕着四十多年前把黝黑的大辫子剪成了短发的黑丫头。等的时间久了，印象越来越模糊，眼睛也越来越模糊，岁月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哪能认得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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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一位衣着得体、体态健硕的同龄妇人、同样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在向我走过来的一刹那，我意识到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老同学康燕敏。当我们的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什么话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急速地在对方的脸上搜寻那少年时的影子。她精神还是那么好，身体还是那么健朗，但是绝对是奶奶辈儿的她，经历过多少波折和沧桑啊！
我们就在路边谈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是她在说，滔滔不绝。天慢慢黑下来了，要不是家中有事，我一定不会拒绝她的热情邀请前去认门的。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但是平时不去刻意争取，臆想中的寻找过程是多么多么的复杂，其实全都在于一约、一握、一望、一聊之间。还是老同学，还是孩童时的情感，还有比这更难能可贵的吗！ 
五、痛：得而复失傅肇雷
肖东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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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肇雷是我们班的38号，是个很有个性的家伙。但是1964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失联了，听说他的人生经历很曲折，但是总也找不到他。

2007年11月，任春魁、严文典费尽周折找到了傅肇雷姐姐的电话，我打了七八次电话，终于找到了北京万寿寺小学的退休老师傅肇莹。但她不知道傅肇雷的情况，说有七八年没联系了，她给了其妹傅肇霞的电话号码，傅肇霞也说有七八年没和傅肇雷联系了。  

后来我了解到：傅肇雷有个二妹傅肇妮也是一零一中的，于是我通过她们年级的同学搞到了傅肇妮的电话。傅肇妮在西安，但电话是空号，我就托西安的朋友按她工作单位终于找到了傅肇妮。

从傅肇妮的口中，我知道了傅肇雷和大家分别后的一些情况：

傅肇雷爸爸原来在军事科学院工作，1959年受彭德怀事件影响被贬到兰州军区当副参谋长。1964年他们全家随父迁往兰州，他上了兰州师大附中。他是个极聪明的人，特爱看书，什么书都看。1966年“文革”刚开始，他就说：这学上不成了，（这运动）十年八年也完不了。在当时的形势下，一个中学生能如此透彻地看问题，简直不可思议，家里人都认为他疯了。后来他跑去参军，但他控制不住自己对“文革”的看法，他写信、写材料，评论文革，矛头直指江青，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开除军籍，判刑8年，当时他还不满20岁。在监狱里他也不认罪，又吃了不少苦头。

打倒“四人帮”后，傅肇雷无罪释放，后来到文化馆当资料员，再后来他提前退休，靠微薄劳保过日子。

最终，我用傅肇妮给的电话和傅肇雷联系上了。

接到电话的傅肇雷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平静下来，他的话就像潮涌一样倾泻下来，问这问那，讲他的过去，谈他的感受，询问同学们的情况……兴奋极了。他告诉我他不会用电脑，说自己身体很好，头脑清醒，但生活坎坷，经济困难，暂时来不了北京。他说自己对母校一零一中印象极深刻，他想念大家，还表示八年牢狱之灾都没把他打垮，任何困难都不能把他打垮，他一定要回北京，去学校看大家。
找到傅肇雷的消息在班级的网络上公布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当晚就有人跟他联系，太平洋彼岸的雨嘉给傅打去了电话，还有很多同学提出要资助傅和他的孩子。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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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初三二班的同学也得到了一个让他们极其震惊的消息：傅肇雷同学因脑瘤破裂，于5月12日11时40分，在西安唐都医院病逝。

我们找到了傅肇雷，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正当我们酝酿着欢聚重逢的时刻，他却突然离去，他在天摇地动、山崩地裂的震撼中，走完了自己六十岁的人生历程，给初三二班同学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遗憾！

六、久别重逢魏文华
王亚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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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华是我们班的大姐，学号12。同学们寻找“失联”同学的活动，也感染了我。当2010年有同学查到了魏文华的家庭住址后，住得离她比较近的我就自告奋勇去寻找她。

大概是寻找半个世纪前的同学这个使命太神圣了，也可能是太急切地想见到魏文华，我从学院路骑车到新街口外小西天只用了20分钟时间。

把车放妥，来到一个我从来没有来到过的陌生的门前，我的心里竟然忐忑起来，敲门的手也有些颤抖了。

门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出现在我面前：圆圆的脸庞红扑扑，齐耳短发黑又亮，不用问，不用对照片，就是她，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魏文华！
我报了姓名，说明了来因。恐怕是因为我的相貌变化大了些，也恐怕是这次见面太过突然，魏文华稍稍愣了一下，然后就和我相拥抱在了一起，泪水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眼眶。我
俩任泪水静静地流着，那时候，一切言语都成了多余。
魏文华拉着我的手，把我请到屋里。我俩就像失散多年的姐妹，促膝坐在一起，聊起了过去五十来年各自的经历。

魏大姐不断急切地问我同学们的现状，我则把自己的所知一一告诉她，不知不觉中聊了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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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她回到家后，我第一时间把找到魏大姐的消息告诉了同学们。

我们找魏文华找了好多年，曾经托“关系”查找北京市名叫魏文华的档案，性别女、出生年限制在1946-1948年间。一个个查找，又一个个被否定。直到见到她，才得知她是我们班的“大姐大”，1945年生人。怪不得翻江倒海都找不到呢！
七、淘出“活宝”郝晓荧
任春魁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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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晓荧是初三二班的活跃分子，可能得益于八一电影制片厂子弟的遗传，他初中时就演话剧。找他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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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个内蒙古兵团的朋友想干快餐业，拉上我们几个在内蒙下过乡的朋友去房山看生产地点。

回来的路上同车人聊起来，知道我是一零一中的，一个叫张止戈的同龄人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后问我：“你认不认识郝晓莹？”我大叫：“当然了！”脑海中马上浮现出那个拉我一块儿演节目、长着长鼻头的伙伴。

原来，张止戈也是八一厂子弟，认识郝晓荧。
从张的口中我得知郝晓莹在三九集团的北京分公司任职。于是，回到城里，我打长途电话到广州的114台问三九集团的电话，又从三九集团查到北京分公司的号码。当郝晓莹在电话那头大叫“你怎么找到我”的时候，我开心地大笑，好像掘地三尺挖出了一个大宝贝。

后来，郝晓荧又成了重新聚首的初三二班活动的积极分子。那是后话了。

八、千呼万唤梁子玉
严文典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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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上网在百度里搜寻17号的梁子玉，输入她的姓名以后，竟然出现了3000多个结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明明要找的是女生梁子玉，百度里出现最多的却是吕剧《龙凤面》里名叫梁子玉的男主角，要不就是一个小说里户部尚书的名字，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啊！

我学过图书馆专业知识，知道关键词越多，查准率越高；关键词减少，查全率越大。于是，我先后加上“101中”、“一〇一中”、“一零一中”和“中学”等限定词，结果减成了300个，但逐个往下找寻，全是近几年名叫梁子玉的中学生的考试成绩、作文范本等信息。

想到梁子玉初中毕业后进了护校，那现在多半在医院工作吧？于是，我又查找“梁子玉+医院”，线索减少到70多个，可是一个个排查，无奈都查不到实质的结果。  

肖东回忆——
梁子玉初三毕业时报考了空军护校。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聚会时，谈及梁子玉，说她报考的是沈阳空军卫校。于是，我通过在空军工作的朋友寻找线索。可是传回来的消息让人感觉希望渺茫——沈阳空军护校已经于“文革”中移交给了沈阳军区，以后又移交给了地方，改名为“吉林医专”。三十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别说当年的档案，连个知情人都找不到了。

线索断了，对梁子玉的寻找一拖又是几年。

后来，曾在吉林工作的苗均托关系在东北地区继续寻找，找了几年还是没有找到。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苗均回老家时翻出了初中时的通讯录，找到了梁子玉以前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地区的家庭住址，得知子玉的妈妈姓侯，子玉有三个弟弟。这时候已经是2012年了。
我按图索骥跑到交道口附近，发现那片居民区正在拆迁。通过街道办事处，找到了还没有搬走的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她儿子是梁子玉弟弟梁子江的发小，可能知道梁子江的情况。于是，我在马路边上等了四个钟头盼来了老太太的儿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老太太的儿子那里，我知道梁子江曾在某植物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在农科院；梁子玉的妈妈原来是北京某中学的老师，已经去世。     

任春魁有个同事刚好是该中学的毕业生，通过他打听到了梁子江卖郁金香。而通过派出所的朋友得来的线索，显示梁子江开的公司叫“亨克尔种球有限公司”——这和“卖郁金香”对应上了，可是网上显示的“亨克尔种球有限公司”的经理竟然是“女性”。无奈之下，我们国庆节前去找梁子江的计划又搁置了下来。

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大家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任春魁又请住在中国农科院的初中同学房子敬到院内的招待所打听，得知那里确曾有过一个亨克尔公司，经理是男的，只是公司已经在两年前搬走，不知去向。

基本认定梁子江是梁子玉的弟弟后，任春魁通过公安战线的朋友查到了梁子江的住址。

2012年10月3日是个周末，梁子江应该在家。一大早，我、春魁和刚好来北京办事的王捷相约来到梁子江在海淀区大有庄的家，共同见证初三二班“历史性的一刻”。

心怀忐忑的几个人轻轻敲门，唯恐人家把我们当成打家劫舍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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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女士。面对她疑惑的目光，大家尽量把声音放柔和，先确认这是梁子江的家，再确认梁子江是不是有个姐姐叫梁子玉，最后告诉她自己是梁子玉的初中同学……

终于，几个陌生人得以进入一个陌生的家。

当梁子江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梁子玉是他姐姐时，几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用梁子江给我们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梁子玉在上海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士，他颇为警惕地询问了情况后，把电话给了梁子玉。

我怕梁子玉记不得自己，就让任春魁先和她聊。

任春魁报上大名，电话那头在迟疑，再报上外号，对方大叫起来。
任春魁说“我还记得你和万瑞平穿着纱裙子跳舞的样子”，她马上反应过来“我非常想念她”；

说到马晓非，她马上反应过来“马晓非和我同桌，他的父亲是马大猷”；

她问起李玲，任春魁告诉她最近同学们刚刚聚会过，李玲等人都来了；

她提到郭从工，当得知“二百”（郭从工的外号）现在是少将时，她将信将疑地表示“带着个眼镜，就当将军了”？

说到我，她马上说我爸爸是外交官；
说到伍芬庭，她说“伍芬庭属于蔫（调）皮，王捷和马晓非属于明皮”，任春魁告诉她不是“赖皮”就行……  

等平静下来，梁子玉才说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她初中毕业报考的是北京空军护校，毕业后分配在石家庄空军医院工作，1985年她和爱人转业到上海。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汹涌不可阻挡。北京上海的热线煲起了电话粥，聊了好长时间。她说，2008年10月，她回北京曾专程去一零一中探望母校、寻找同学，一边转，一边在心里呼唤：老同学们，你们在哪里呀？

       后来看到她在学校拍的照片的日期，那天正是我们35个初中同学在北戴河大聚会的日子，难道是那样一种缘分在招唤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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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嘱咐梁子玉有空到北京来一定要提前打招呼，全班要来个大聚会，还嘱咐她不要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和她开玩笑说“一般大腕都是最后一个压轴出场”，她谦虚地说：“我就是个普通的医生，住着最普通房子的啦！”——言语间露出了上海味儿。

2013年10月21日，初三二班的几十位同学和班主任潘明娟老师在京郊仙翁度假村来了个大聚会，共同生活了三天，欢迎梁子玉归队。
至此，初三二班只有一个女生肖贵荣还处于失联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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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姗姗来迟肖贵荣
肖贵荣1964年初中毕业以后，报考了北京化纤技校，后来到北京维尼纶厂工作，1974年离开该厂后调动了几次工作，从此失联。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家就一直在寻找她。王嘉彦和肖贵荣是小学同学，她在小学同学圈里查但没有找到；李杰曾经在北京维尼纶厂工作过，他找老同事多方打听，也没有确切消息；任春魁几次找派出所的朋友，提供了十几个叫肖桂荣的女士的资料。于是，肖东和万棠去东城区找过一位肖贵荣，不过是同名同姓不同人。过了些时候，又得到一些资料，王亚丽和王嘉彦立马登上地铁去劲松桥附近敲人家门，结果是肖东和万棠拜访过的，搞得亚丽和嘉彦怪不好意思，然而这却感动了那位肖女士，她说“你们一零一中的同学太团结了”！

而在这之前，严文典曾在网上搜索过肖桂荣，结果百度一下子显示出十万个结果，这要是从头看到尾至少要一个月啊！正在犹豫间，一个同事告诉他说，从《人人网》可以查同名同姓的人。听人劝吃饱饭，他又马上进入人人网，那里有40多个肖桂荣注册过，再筛查家乡所在地：北京、性别：女、年龄：50以上。结果是——“不好意思哦，没有找到这样条件的人”。

48位都找到了，就剩最后一个同学还失联，同学们是绝不会放弃的。于是，大家献计献策，各显其能，连班主任潘老师也参与进来了。

肖东去东单西总布社区找过肖贵荣的妹妹肖桂英，到天坛东门找过肖贵荣的丈夫刘子民，但都无功而返。后来，班上同学想通过电视台发寻人启事，甚至想到在网上发人肉搜索，都因为做法太过“残酷”而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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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潘明娟老师曾通过在一零一中任教的我们班46号刘安南的母亲找到刘安南，她还介绍王冬老师帮我们查找学校档案，但由于时间久远，尤其是经过十年的“文革”动乱，档案无从查找……于是这对最后一个同学的寻找，一找又延续了近三年的时间。
2015年4月，严文典夫人的同学提供了一条信息：可以通过报刊寻人。于是，4月21日肖东给《北京晨报》海霞播报栏目组发函，表达了全班同学寻找肖贵荣的愿望，并将她的资料和照片发了过去。5月16日，《北京晨报》上刊出了寻找肖贵荣的启事《老同学，你在哪儿？》和她初中毕业时那张梳着大辫子的照片。5月17日，肖贵荣88岁的叔叔看到了侄女的照片以后，给她打了个电话说“有人找你呢”。 于是，负责和《北京晨报》联系的肖东接到了肖贵荣女儿的电话，肖贵荣真的找到了！
好几个同学得知肖贵荣的消息，都在当天第一时间给她打了电话。我们这才得知，多年来一直按照“肖桂荣”来查找，她的户口和档案上却都是“肖贵荣”。难怪呢！害我们多走了好多弯路。真可谓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十、合力吹响集结号
2015年5月27日，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回龙园，是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小公园。

但是，这个日子，这个地处回龙观地区的小公园，却深深地铭刻在一群年近七旬的老人的脑海里。

北京一零一中64届初三二班的同学，分别半个世纪后，全班49名同学全部找到。他们要在回龙园为最后归队的同学肖贵荣举办一次聚会。

于是有了回龙园公园那温馨、热烈又感人的一幕幕：

回龙园岸香餐厅的负责人听说了这个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决定当天不再对外营业，专门接待这群老同学。餐厅特意在背景墙上点缀了五彩气球，挂上“悠悠半世纪  深深同学情”的横幅，还为最终归队的肖贵荣同学和赶来参会的班主任潘老师准备了两束鲜花；回龙园艺术团的朋友则特地演唱了专门为我们的聚会准备的歌曲《故乡水 同学情》……

在欢迎肖贵荣的仪式上，许多同学把早早就准备好的老照片影集、保留了好几年的初三二班最后一块纪念牌、还有全班同学每人一份的唯一没有送出去的聚会光盘等礼物送给她，让她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午聚餐时，几个桌的同学排着队到主桌和肖贵荣碰杯，共同庆贺这半个世纪后的重逢和班级大团圆。
聚会第二天，肖贵荣给同学打来电话，说她当天晚上激动的一夜没睡觉，想了很多话要说，那张寻找她的北京晨报她己收藏好会永远保留。她过去没事一天不下楼，不愿接触[image: image33.jpg]Z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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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愿外出玩。她说非常高兴回到初三二班集体，好像又一次焕发了青春，感觉生活充实多了。过去，她不会发信息不会玩微信，她女儿几次要教她她都不学，这次她催女儿尽快教她微信，要上网和大家交流。
没有想到，初中同学的一个坚持不懈的举动，能够让肖贵荣改变了人生态度，这比找到她这个事情本身还让人兴奋和出乎意料。
五十多年前的初三二班终于大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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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7日大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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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六十周年校庆前夕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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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北戴河聚会（按照毕业照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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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红螺寺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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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给潘老师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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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聚会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班集体如此执着地渴望团圆？或许是因为在一零一中母校那段共同的生活经历？或许是因为当年为创建全年级唯一的“优秀班集体”的共同努力？或许是因为老师无私奉献和悉心关怀留下的美好记忆？或许是因为少年时光快乐的学习和嬉戏？或许是因为……

或许……

或许……

或许仅仅是因为那份长达半个世纪至今不曾改变的纯洁而真挚的情谊！

后记：寻找的过程既漫长又令人焦灼，除了那份情谊之外，班里还有一支中坚力量在不懈地努力。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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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春魁                                  严文典                                      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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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丽                                 郭从工                                      王捷
还有很多，很多……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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